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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炜玮 张倩倩 杨千帆

当一个人突然失去表达能力时，谁可以替
他做决定？

这个问题，过去更多停留在老年照护与失
能风险的语境之中。但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
加快、家庭结构变化以及医疗决策复杂度上
升，它开始出现在更广泛的人群之中。

从ICU门口的紧急签字，到伴侣、家属关
系中的医疗决策分歧，一种名为“意定监护”的
制度，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群理解与使用。在老
年群体中，它关乎失能之后的照护与尊严；在
年轻人之中，它则更多指向突发疾病、医疗急
救与关系结构变化中的决策空白。

意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成年人，在意识清醒时，以书面形式为自己提
前指定失能后的监护人，其效力优先于法定监
护安排。这一制度已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三十三条，并于2021年正式施行。

目前，全国范围内意定监护相关公证数量
呈持续增长趋势，高龄独居人群、失独家庭、丁
克群体以及部分高强度职业从业者，正成为这
一制度的重要受益者。

指定女儿拿主意，母亲得以
保守治疗、平静离开

武汉居民张敏（化名）今年66岁。母亲刘
芳（化名）20世纪30年代出生，2023年去世。
刘芳和丈夫育有三儿一女。

老伴十多年前因病去世后，刘芳一个人住
在老房子里。三个儿子来得勤，老大在银行工
作，每次来都劝母亲把存款转到他推荐的理财
产品上；老三做生意，总说老房子该翻修了；老
四最小，说话直，有一次没跟母亲商量，直接回
绝了老同事发来的聚会邀请。

刘芳嘴上应着，心里不太舒服。她是60
年代的大学生，年轻时在单位独当一面，退休
后还学会用电脑，每周去老年大学上课。她不
需要人时刻照看，更希望子女在她真正需要的
时候搭把手，而不是事事替她拿主意。

矛盾在房子的事情上彻底爆发。儿子们
建议母亲早点把房产过户，“免得以后麻烦”。
刘芳不同意，说自己身体还硬朗，不想这么早
就处置毕生积蓄。那次吵完之后，三个儿子来
的次数明显少了，后来干脆不再登门。

家里的琐事，买菜、陪母亲看病等慢慢都
落在女儿张敏身上。买母亲爱吃的菜，打扫房
间，陪母亲去医院量血压、测血糖。这些琐碎
的照料，张敏坚持了多年。一次，刘芳骨折住
院，张敏白天在医院陪护，晚上回家还要忙家
务，由于睡眠严重不足，她在医院走廊里差点
晕倒。

刘芳把这些都看在眼里。她知道女儿实
心实意，但也清楚这个家的情况：三个儿子从
小强势，女儿习惯退让。自己要是哪天病重昏
迷，谁来替她决定要不要插管、要不要进ICU、
要不要有尊严地走？

她不想让女儿在那种情况下还要面对兄
弟们的质疑和争执。

2021 年秋天，刘芳去参加大学同学聚
会。一位老同学说起意定监护：趁自己还清
醒，指定一个信任的人，将来在自己失能失智
时替自己做医疗和养老方面的决定。

刘芳心里一震，这不正是她想要的吗？她
回家就跟张敏说了。母女俩先去咨询了律师，
又去公证处。公证员详细解释了意定监护的
法律效力和办理流程，确认刘芳神志清醒、意
思表示真实。刘芳在公证书上签下名字，指定
张敏为自己的意定监护人。

2023年，刘芳病情突然恶化，高龄带来的
多器官衰竭让她的身体迅速垮了下来。住院、
治疗，每一个环节，张敏都陪在母亲身边。

张敏作为亲生女儿，在母亲丧失或部分丧
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据《民法典》第二十八
条，她属于法定第一顺位监护人（配偶、父母、
子女），因此即使未签订意定监护协议，她在法
律上也天然享有监护资格，可以直接为母亲作
出医疗、生活照料等决定。

然而，一旦儿子（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对此
提出异议，法定监护顺位便可能引发争议。此
时，张敏需要出示事先与母亲签订的意定监护
协议——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该协议具
有优先于法定监护的效力，法院将优先尊重母
亲在意定监护协议中的真实意愿，由张敏按照
协议约定履行监护职责。

张敏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那份意定
监护没有真正启用，签订协议后妈妈不再焦
虑，家里关系变得平和。此后，三个儿子也没
有多争执，一切都听张敏和医生的安排。”

张敏为母亲选择了保守治疗，减少
了母亲不必要的痛苦。最终，张敏母亲

走得很安详。

继女成了“对手”，在侄子撑腰
下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胡秀兰（化名），2025年去世时78岁，退休
前是一名会计。年轻时与二婚的老周结婚，抚
养继女周敏（化名）成人，无亲生子女。

2024年深秋的一天，她在小区遛弯时，突
然感到哮喘和呼吸困难，邻居及时发现并拨打
120急救电话。

脱险后，胡秀兰心里空落落的：“如果以后
我的身体突发恶疾昏迷不醒，谁给我确定治疗
方案？”

胡秀兰知道，自己的法定监护人，是继女
周敏。此前，胡秀兰正和周敏打着一场遗产继
承官司。起因是老伴老周去世后，留下一套位
于武昌区的房改房，周敏一纸诉状将抚养自己
多年的继母告上法庭，要求全额继承。

诉状里，周敏言辞激烈，称胡秀兰并非生
母，未尽抚养义务，甚至翻出陈年旧账，说胡秀
兰当年对她刻薄冷漠。胡秀兰不敢往下想。
一旦她再度昏迷，手术签字权、救不救的决定
权、医疗方案的选择权都在周敏手里。

胡秀兰后来对律师说：“我不怕死，但是死
也要死得明明白白，死前把该办的事办得清清
爽爽。我希望躺在手术台上时，我是心安的。”

痊愈回家后，胡秀兰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
上，很难找到可以完全信任的人——没有亲生
子女，兄弟姐妹大多离世或年迈；现在，老伴走
了，继女成了“对手”。

直到她想起侄孙王凯（化名）。
王凯35岁，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两家走

动不算多，逢年过节见个面，王凯总叫她姑奶
奶，陪她聊几句天。之前，胡秀兰摔断了腿，住
院期间，周敏来看过一次，待了一会儿就走
了。反而是王凯，有空就来看她。

胡秀兰约王凯见面，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
诉了王凯——和继女的官司，对未来的担忧。
说完，她问王凯：“如果我以后再出什么事，由
你来决定怎么治疗、怎么照顾、怎么管理财
产。你愿意吗？”

王凯沉默许久后，轻轻点了点头。在律师
的帮助下，胡秀兰和王凯前往公证处，办理了
意定监护协议公证——在胡秀兰丧失或部分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王凯履行监护职责，
而不是被动等待法律分配。

遗产继承案再次开庭时，王凯陪同胡秀兰
出庭。他年轻、干练、思路清晰，给了胡秀兰很
大的底气。

案子最终调解结案。考虑到胡秀兰对家
庭的贡献，房产由双方按比例分割。

此后的日子，胡秀兰住在武昌区一套小公
寓里。王凯每周都来看她，带她去医院复查，
陪她聊天解闷。她开始学用智能手机，学会视
频通话，偶尔还会发几条朋友圈。

“我觉得，日子又有盼头了。”胡秀兰曾跟
公证员说。

2025年，胡秀兰的身体再次出现问题。这
一次，王凯作为她的意定监护人，全程陪伴在
她身边，替她做出医疗决策，陪她走完人生最
后一程。

给信任上一把锁，75岁教授
把晚年托付给徒弟

近日，在武汉某大学校园咖啡馆内，记者
见到周明远（化名）的徒弟林涛（化名）时，他刚
给本科生上完课。

“周老师身体挺好，每天打太极、看文献。”
林涛说。三个月前，75岁的周明远办理了意定
监护，指定林涛为监护人，公证处为监督人。
协议至今未启动。

周明远退休前是大学教授。56岁那年，独
生子周航意外去世。半年后，老伴陈淑芬（化
名）病逝。

“那段时间老师几乎不出门。”林涛回忆，
他是周明远带的2002级博士生，毕业后留校
任教，师徒二十余年，“我隔几天去坐坐，看看
老师，不多打扰。”

缓了大半年，周明远逐渐回归正常生活。
但林涛发现，老师开始整理档案——房产证
明、存款明细、科研项目资料，分门别类装进牛
皮纸袋。

今年春天，周明远请林涛到家里来，递给
林涛一份手写清单：生活照料、医疗决策、房产
存款等，全权委托。“万一我糊涂了，请你来
办。”

如果周明远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林涛去
帮忙办理医疗决策等手续，凭什么身份呢？周
明远主动联系武汉尚信公证处，提出方案：林
涛当意定监护人。

公证员在办理手续时考虑到，这项监护周
期可能长达数年，涉及财产管理、医疗决策等，
权责很重。虽然老先生百分百信任徒弟，但仍
有必要规避长期监护中的潜在风险。

一个新的概念被提出：意定监护+公证监
督。

等到周明远真正需要启动监护的时候，徒
弟全权履行监护职责，公证处作为监督方定期
核查徒弟的履职情况，核对财产使用、医疗方
案，是否完全尊重老先生当初定下的意愿。

“如果履职一切妥当，我们是不会去干预
的；一旦出现违背老人意愿的情况，公证处就
会及时介入纠正，必要时依法变更监护人。这
样既保全他们难得的师徒情谊，也给老先生的
晚年权益，上了一道牢靠的保险。”武汉尚信公

证处公证员陈丹妮说。
周明远还一并办理了身后事的整

体安排。
如今，意定监护协议并未启动。周
明远身体硬朗，林涛有空就去看
望。林涛说，周老师对未来没有了

恐惧，知道自己是能被托住的。

当年轻人开始为“无法做决定
的自己”提前设定答案

在浙江泽大（成都）律师事务所不止挚友团
队创始人付露月的观察里，这几年，来咨询意定
监护的人，正在从老年群体，逐渐延伸到更年轻
的人——创业者、医生、伴侣关系中的个体，以
及处在生育阶段的女性……

付露月从事律师行业12年，最初做公司法
与IPO相关业务。2018年，她开始接触意定监
护相关案件。

那一年，她开始意识到一个尚未被广泛讨
论的问题：当一个人失去表达能力时，法律如何
让“替代决策”成立。2023年，她开始在社交平
台上科普意定监护，逐渐收获一批粉丝关注。
2024年以来，相关咨询明显增多。

在她接触的案例中，客户来自新疆、黑龙
江、吉林、上海、北京等地。同时，她看到另一种
现实：这仍是一个“小众制度”。

林屹（化名）40多岁，在成都软件园经营一
家初创科技公司。他是一个典型的高强度创业
者，长期加班，生活与工作几乎重叠。

未婚，父母不在成都，身边最稳定的关系，
是公司的CTO孟博（化名）。两人不仅是合伙
人，更是多年朋友——一起从早期创业走过来，
彼此知道对方的工作强度，也知道对方长期处
于“随时可能崩溃的节奏”中。

正是基于这种关系，林屹此前做过一个安
排：在律师协助下，他将孟博指定为自己的意定
监护人，同时作为医疗紧急情况下的第一联系
人。

那一夜，林屹在办公室加班。没有任何预
兆，他突然出现胸口剧烈压迫感。起初他以为
只是疲劳，但疼痛迅速加重，很快连站立都变得
困难。同事把他送到医院时，情况已经非常紧
急。

急诊检查结果很快出来：心梗。医生没有
太多时间解释，直接提出一个决定：是否立即进
行高风险电击抢救。

时间被压缩到分钟级。孟博赶到时，林屹
已经意识模糊，无法完整表达。孟博非常清楚
林屹的身体状态，在医生的催促下，他快速做出
判断，签字同意抢救。

医生对林屹实施了较为激烈的抢救措施，
他的心跳一度恢复，但很快又再次出现危险波
动。经过持续数小时的抢救，直到林屹生命体
征逐渐稳定后，他才被送入ICU观察。

孟博回忆：“他还这么年轻，当时我的第一
反应是——必须救。如果他没有提前做这个意
定监护，谁来签这个字？”

考虑意定监护前先问自己三个问题

付露月认为，意定监护这一制度正在从老
年照护场景，逐渐扩展到更年轻的群体。其中
包括：高强度工作人群、多元家庭结构、孕产及
特殊医疗场景、孤独症家庭与长期照护需求等，
甚至拓展至突发紧急医疗情形下的医疗处置决
策权。相关法律制度亟待更广范围的宣传普
及。

但她也指出现实中的不均衡：在不同城市，
公证机构接受程度差异明显。上海、广州、成
都、杭州、南京等地相对更为开放，而部分地区
仍存在明确限制。在部分公证实践中，还会要
求提前告知父母，即使当事人已成年。

她举例说，在天津，团队曾对30多家公证机
构进行沟通，但未能完成本地办理，最终当事人
选择前往成都。还有费用问题，在上海，一次公
证费用通常在1万元以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制度的普及。

此外，还存在一个普遍误解：一些年轻人误
以为意定监护等同于婚姻关系。但在法律层
面，这只是关于“失能状态下决策权”的安排，而
非身份关系替代。这种认知偏差，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该制度的实际执行。

“这一制度正在经历一个明显的变化阶
段。”从北京回武汉发展的陈丹妮说，2017年，她
在北京执业的时候，办理了自己第一例意定监
护公证。回武汉后，2020年办理了自己在武汉
的第一例意定监护公证。近年来，越来越多人
开始主动咨询。

他们并不一定预见风险，但开始意识到一
个现实：当一个人无法表达时，谁来替他进入最
关键的决策现场。在这些不断出现的案例中，
意定监护正从一个边缘制度，变成一种新的生
活预设方式。

近日，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仲裁委员会副
主任李芊走进街道社区，为辖区居民作关于意
定监护的普法讲座。

“意定监护就好比是自己在糊涂之前就安
排好了受托人，等自己神志不清后有人帮忙打
理一切。监护人不是贪图委托人的财产，而是
负有监护的神圣职责。”李芊观察，在武汉，意定
监护办理目前尚处于萌芽期——讲座上大家认
真听讲，但无人提问；他把手机号告诉在场所有
人，但目前还无人咨询。

李芊建议，考虑意定监护前先问自己三个
问题：有没有自己信任的亲朋好友？要不要委
托信任的人处理自己的各种事情？自己的其他
亲属会不会有想法？

意定监护的意义，不仅仅是等待
启动的那一天，而是让“万
一”不再成为悬在
头顶上的剑，人才
能安心过好眼
前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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